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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9日。

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
及陈赓兵团浩浩荡荡十万
人马越临汝、渡伊河、逼龙
门……

青年军展开对洛阳的东
西两方面的反包围攻击，远射
炮兵集中火力向关帝冢射击，

以中断龙门至洛阳间的进出
通道。西工方面开始对西工桥
进行封锁射击……

这是一场典型的攻坚与
反攻坚硬战。本文不准备对洛
阳战役的全部过程作详尽的
记叙，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对

准这位国民党青年军战场指
挥官吧。

他站在东门城墙上。透
过望远镜，看见解放军以破竹
之势，击溃青年军骑兵队，歼
灭工兵营，一举占领洛河桥头
阵地和城外东门大街。此后，

对东门外之九龙台、潞泽会馆
两个据点多次发动猛烈攻击。
由于青年军的这批据点异常
坚固，由 206师精锐所守，解
放军一时攻打不下，并且伤亡
较重。将军即亲拟电文，急告
南京：“我军士气旺盛，迭挫

凶锋，斩获甚众……”蒋介石
立即回电云：“……以寡胜
众，殊堪嘉奖，希激励三军，坚
守阵地，配合外围兵团，聚歼
来犯之敌。”蒋经国也拍来电
报，对将军大加赞赏。将军微
微一笑，令身旁的政工处长赖

钟声把南京来电马上转达到
全体官兵，以激励斗志。

十一日晚，彻夜激战。战
至午夜，解放军冒雨突入东
门，占领瓮城，枪声大作，杀声
震天。将军令 206师副师长
兼第一旅旅长赵云飞不惜一

切代价把突入瓮城的解放军
打出去，把突破口夺回来。他

坐着吉普车奔走城东城西，指
挥步炮兵南北夹击，反复挣

扎，但均未奏效。
东门突破，战斗进入市

区。将军到东门大街的鼓楼
上观察情况，并亲自指挥巷
战。青年军败退的部队麇集
民房，解放军逐屋争夺，进展
迅速，四个小时后，扩大到城

内中心。将军退回核心阵
地———洛阳中学，即电南京
告急，蒋介石回电称：“已饬
外围兵团兼程驰援，希鼓励三
军，坚守阵地。”

解放军以雷霆之力向核
心阵地猛攻，枪林弹雨，战斗

空前剧烈。将军自恃工事坚
固，弹药充足，士气旺盛，誓与
解放军决一死战。此时，他坐
在东面一座大楼里的靠椅上，
微微闭上了眼睛，在枪声交织
的坐垫上，等待自己的命运。
他不是在等待失败，而是在等

待胜利。他想到，解放军即使
每次付出二千人的代价，也拿
不下他的核心阵地，而久攻不
下，势必撤退。这样，只要他守
住了核心阵地，他就创造了真
正的奇迹！将军突然站起身
来，冲进地下室（电报房），再

次急电南京，除了请饬外围各
兵团尽早到来外，他请求加派
空军助战。在最后一页电文纸
上，他向蒋介石表示：“虽战
至一兵一卒，坚决守到底，以
报党国。”

“升旗！”他命令将国民
党旗帜悬挂在楼顶。

十四日晨，战况沉寂。将
军爬上设在三层楼顶的观测
所进行观察，看到解放军将洛
阳仓库的物资外运，他判断解
放军主力可能西撤。

他判断错了———人民解
放军为了解放洛阳，为了惩处

他这个顽敌，在最快的时间
内，集中了中原战场的各种火
炮———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深夜十二时，解放军突
破坑道东口。将军举起的手枪
对准了自己的心窝，尚未闭上
眼睛，枪即被部下夺去。就这

样，他从黑暗的坑道里被捉了
出来……

这段历史写在 《第三
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第
122页上：“1948年 3月 14
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洛阳，
歼敌 19000余，活捉敌青年

军整编 206师少将师长邱
行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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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九零年底到英

国的，我太太和儿子张艮仍
留在北京，当时张艮才四岁
多。我出国前，有时也教他认
一点字，做一点加法，没有打
算正规地教他。我那时在高
校工作，虽然忙，但是工作的
时间很灵活，在家里工作的

时候很多。每当他看见我工
作时，就很好奇，就想参与，
特别是我画图和打字的时
候，他一定要帮我画几笔或
打几个字。每当这个时候，我
就停下手中的工作和他出去
一块玩。这时候他的情绪很

好，话也多，我们可以交谈很
多事情，他也很愿意和我在
一起。我觉得儿童四五岁时，

有一个好的理解能力是最基
本的，比认字和做算术更重
要。可惜好景不长，我很快就
出国了。

我出国一年多后，张艮
开始在北京上学，是在我太太
单位附近的一所小学，叫做黄

土店小学。黄土店小学在北郊
西三旗附近，周围单位不多，学
生是当地农村的小孩和附近单

位的子弟。我太太说，离家更远
一点的西三旗小学教育质量要
好一些，好心的同事愿意帮忙，
通过关系张艮可以到那儿读
书。我觉得六七岁的孩子也就

是学认字和做算术，只要学校
能够提供这些条件就行了。就
这样，张艮在黄土店小学开始
了他的学习生涯。

不久我太太在电话中告
诉我，张艮的家庭作业很多，
每天要做到很晚。我觉得奇

怪，一个六岁小孩怎么会有
那么多作业。原来张艮每天
放学回家后，每个生字要写
一排，每一道算术题要算十
遍。结果他晚上睡得太晚，早

上起不了床。不等听完电话，
我告诉我太太，张艮不能这

样读书，他每晚一定要按时
睡觉。我认为死记硬背，重复
练习，不是一个合理的学习
方法。我更不理解的是，我太
太不久来电话说，老师对我
的看法很不满意。老师说，张
艮有潜力，他小学毕业后，有

希望考上一个好中学；要考
上一个好中学，语文和算术
两科要考一百九十九分。如
果张艮不像学校要求的那样
死记硬背，重复练习，他就考

不了高分，也上不了好中学。
我很感谢老师的一片苦

心，但不敢苟同老师的方法。
但是我太太说，学校要求家
长从一年级抓起，现在提倡：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总之，家长和老师不惜一切
代价，要让孩子从小就要考
好成绩。

作为访问学者，没有硬
性规定的工作量一定要完成，
所以工作相对比较轻松。次年
三月，我到英国已经四个月，
想到离回国还有八个月，我在
考虑回国时该买点什么东西。
一天，史玎森教授一个人来到

我在土木工程系的办公室，这
次他没有再谈岩体中的裂缝，
而是问我是否愿意到地质系
做博士后，与他一起工作。他
说，他可以给我提供一年的经
费，然后我们再共同申请以后
的经费。那以后，我的工作就

很忙了。
我继续留在英国后，一

时半会回不了国，自然对张
艮在国内的学习更重视了。
每次给我太太打电话，几乎
都是谈张艮的学习。过了一
学期，我太太在电话中很高

兴地告诉我，张艮的成绩有
了进步。原来整整一学期，张
艮放学后，她每天督促张艮
完成了所有老师布置的作

业，果然考试成绩由原来的
九十五—九十八分提高到
了九十八—一百分。为这两
三分的成绩，张艮每天用几
小时做家庭作业，结果睡眠
不足，身体也不好。我认为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用那么

多时间把考试成绩提高了
一点是得不偿失，不如到球
场去踢球。但是我太太和老
师认为张艮的考试成绩有了
很大的进步，为他的进步而
高兴。

CD

柯清不要钟庆东的钱，她

拒绝得果断而有力。钟庆东只
好说：“收下吧，算是我们当
初认识一回，我欠你而早应该
还给你的补偿费。不管怎么
说，你还为我去过医院的。”

钟庆东说的是真情的
话，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毫不

留情地逼迫柯清，使她收下
那些钱。他说柯清去过医院，
无非指的是她为他流过产。
其实他也是情急中说出。这
样的话，平常来说，是很唐突

和冒昧的，会让对方格外反
感和尴尬。

但是柯清那么善解人
意，她懂得怎样尊重和不违
拂人家的好意。柯清真诚地
说了一句：“那也要不了这
么多。”

一种莫名的感动、温暖
和怜悯涌上钟庆东心头，他
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拥抱她
的渴望。他觉得这么多年他
死死地追逐生活，可是生活
并没有真正让他得到什么。
他情不自禁就站在那里抱住

了柯清，把头埋在她的怀里。
柯清没有躲避和挣扎，

钟庆东由她的脖颈那里嗅到
了多年以前那个有月光的晚
上，那种庄稼或植物的气息。
他更紧地箍住了柯清，把她
抱到了床上。柯清自始至终

不吭一声。
钟庆东在半年后的一天

同罗小云狠狠地吵了一架。最
初是罗小云发现钟庆东的衣
兜里无由地少了一千元钱，她
没太在意，后来有一次她又发
现突然少了两千元钱，她就问

钟庆东是怎么回事。钟庆东
说，昨天刚刚来了一批原材
料，付对方货款了。罗小云当
时就操起了电话，打给昨天在
美术社值班的工人，问他美术

社昨天是否进了一批原材料。
那个工人不明就里，老老实实

在电话里说：“哪里进了呀，
现在库里堆的原材料三个月
也用不完呢。”

罗小云不依不饶地质问
钟庆东这些钱到底哪里去了。
其实钟庆东感觉罗小云虽然
爱钱，但还不至于每天都紧盯

他的衣口袋。少了的那两千元
钱，是钟庆东不久前得知柯清
下岗后生活缺乏保障，暗地里
替她缴纳了社会保险的。

这次见罗小云紧追不
舍，钟庆东只好说，那两千元

钱，被他前几天打麻将输掉
了。这倒不失为一个合理的

借口，因为半年来，钟庆东确
实学会了打麻将。

这件事不了了之。钟庆
东工作之余，就去美术社照
看照看生意；照看生意之余，
就打打麻将；打麻将之余，他
也偶尔去看看柯清。甚至有

一次，他趁罗小云去外地出
差的时候，还在柯清家住过
一宿。钟庆东有时候也静下
来想想自己，觉得自己很不
成样子，有点儿不像他自己。
那么他像谁呢?他又是谁呢?
他搞不清楚。他有时候也做

一些非分之想，比如，回头跟
柯清一起过会怎么样，但他
很快又掐灭了这种念头，不
只是因为不现实，而更是因
为，他即便同柯清在一起，他
也会耿耿于怀柯清的过往而
更加感到不幸福。

就在钟庆东每天认真而

又乏味地进行他的生活的时
候，他不知道，罗小云其实已在
暗中盯视他了。终于有一天，钟
庆东去柯清家里时被罗小云悄
悄发现了，不久，罗小云无意中
又在自家书橱的一本书中，发
现了一张夹在书里的、钟庆东

显然早已忘记的、柯清当年寄
给他的医院流产证明。

两个人不可避免地再一
次大吵大闹了一番，这次争
吵的强度是结婚以来所没有
的。虽然两个人相互强忍着没
有在对方身上动手，但是家具

和物品充当了遭受物理打击
的牺牲品。罗小云最后以她特
有的决绝方式，回到娘家住了
十几天。钟庆东尽管心存愤

怒，可是毕竟理亏，何况长时
间见不到罗小云，他心里对她
更加充满疑忌，末了，他只好
耷拉着头，来到岳母家，对罗
小云软磨硬泡，好话说尽，这
才把罗小云哄回家。

EF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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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梁头又来提那件事，气

鼓鼓地，说好歹要给一句明
白话。他还说了些狠话，说如
今花钱找女人睡觉比找狗都
容易，别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说他是同情我可怜我，并不
是来求我。我知道再敷衍下
去已经没有可能了，就答应

让他明天来，我说我要想一
想。我承认，他说得都对。我
对他讨好地笑着，求他再给
我一点时间。

其实有什么好想的?答案

早就明摆着。他能包我一个
人，包不了我全家。他能包我
一年两年，包不了我一辈子。
真正需要想清楚的是，他这
次给的是不是最后 50块钱。
如果他真像他宣布的那样，
今后绝对不再来了，能不能

再多给一点?我知道我已经
很无耻了，真的很无耻，但这
也没办法。听说现在外头男
人喝酒划拳都改了酒令：谁
无耻啊，你无耻啊，谁流氓
啊，你流氓啊，他无耻啊，大
家都流氓啊。

屋里很静，外面的喧嚣已
经远去。他不再说话，眼睛闭
着，呼呼吐着粗气，似乎刚才
只是耍了一通小孩子脾气，一
切都过去了。我抚摸着他的

脸，尽可能多给他一点温存，
尽可能让自己也喜欢上他。
毕竟，他是这个世界最后一
个说喜欢我的人，而且三番
五次地说。五彩灯光在他干
瘪的脸上跳跃，使他松弛的
皮肉也有了弹性。一切都在

幻觉之中。我幻想自己还是
少年，一切都还来得及重新
选择。那样的话，我会选择他
吗?他干净体面，不吸烟不喝
酒，对女人也仔细，可那就是
我想要的吗?好像也不是。也

许我对男人已经麻木了，已
经分不清好歹了?

我问，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呢?他说你安静，不烦人，你还
有点文化有点头脑。然后他就
谈到了头脑和思想，谈到正在
研究的什么学，还有一套理
论，还有不少新名词，全是我
听不懂的。

我把老梁头的事跟大家
说了，然后问该怎么办?

我的本意是，我要怎么做
才能把他留住。没想到大家竟
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轮流去
勾引老梁头。如果老梁头能够

两周不上钩，她们说，那包就
包，只当赌一把，大不了赌输。

在她们看来，男人都一样，那
些好听话是枕头边上说说的，
当不得真。她们是不相信，而
我却想到了将来。这就是年龄
的差别。

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决

定。我相信人多主意多，肯
定比我自己想得周全。我现
在好像已经成了那些光彩霓
虹里的人物，好吃好喝，好
穿好戴，豪宅靓车，风光无
限，享尽荣华富贵，好日子
请随便挑。

一连三天，老梁头都来
了。可他找不着我，又不好意
思问，就站在巷口看人家打麻
将。麻将散场了，他把眼睛四
处扫扫，然后翻起衣领回家。
三天都是这样。我有点忍不住
了，有几次想算了，想出去招

呼他，都被她们拦回来。她们
认为，这才刚开始，既然想考
验他，就不能半途而废。

这是共同的乐子，我不能
扫大家的兴。我也在想，妓女
究竟是种什么人?自己这样不
幸，怎么还有兴趣捉弄别人?

我这样说，并没有把自己排除
在外，其实我心里也有按捺不
住的好奇。我也想知道，那些
来嫖的男人，是不是没有一个
正经的?后来我也想通了，其
实大家最想知道的还不是老
梁头，而是自己的命运。她们

嘴上说男人都一样，其实心里
总盼着自己能遇上一个不一
样的。

现在真相大白了，命运果

然无情。上个星期没事，他没
出现。但总共才过去一个多
星期，按照我们的计划才刚
刚轮流上场，老梁头就顶不
住了。在这之前，阿月去过，
阿红去过，老梁头都没点头。
可今天，肥肥刚出门老梁头

就迎了上去。


